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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物
生产层 中美牧草育种的现状与异同　　　

翟夏杰，张蕴薇，黄 顶，王 堃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９３）

摘要：牧草育种工作是草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总结了中、美两国在牧草种质资源、牧草育种技术、牧草育

种体系的现状与差异。主要表现为我国牧草种质资源保存量较少，虽然做了大量评价工作，但利用不足；常规育种方法

仍旧是两国培育新品种的主要模式，但是我国在投入和研究的细致程度上还有较大差距；美国的研究主体更加多元，重

视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学、研、推有效结合，共同促进了美国牧草产业的高速发展。了解中美牧草育种的现状与

异同，可以为中国牧草育种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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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草业的基础和核心内容，牧草育种工作一直

是众多草业科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２０１４年第７５届

世界种子大会以“小种子，大梦想”为主题首次在中国

举行；２０１５年中央１号文件提出加快发 展 草 牧 业，支

持苜蓿等饲草料的种植；现阶段国家调整科研工作部

署后对我国种业科研高度重视，首批启动种业安全专

项研究。中国草业迎来发展历史上的大好时机，“小草

大事业”也将逐步显现出来。牧草育种工作面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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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品种质量与数量的高标准要求，同样是挑战与机

遇并存。本文从牧草种质资源的保存利用、牧草育种

方法和牧草育种体系三方面对我国与美国牧草育种工

作做出比较，以期认清自身发展现状，寻找与草业发达

国家的差距，以便及时调整工作定位，推动我国牧草种

业健康发展。

１　中美牧草种质资源保存利用及品种数量现状与异同

１．１　牧草种质资源保存利用差异明显

植物种质资源是育种家用来选育新品种的遗传原

材料，包括物种、品种、生态类型、植株、种子、无性繁殖

器官、花粉甚至单个细胞［１］。美国目前收集保存的牧

草及草坪草种质资源有３万多份，其中苜蓿属（Ｍｅｄｉ－
ｃａｇｏ）、三叶 草 属（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披 碱 草 属（Ｅｌｙｍｕｓ）和

黑麦草属（Ｌｏｌｉｕｍ）等 主 要 牧 草 种 质 材 料 超 过１．５万

份。在美国国会授权开展国家种质资源计划（ＮＧＲＰ）

的基础上 建 立 种 质 资 源 信 息 网 络（ＧＲＩＮ）［２］，网 站 拉

丁文和英文均可识别，可以较为方便和全面地检索出

所需种质资源包括标识名称、基本植物学特征、序号、

收集形式、知 识 产 权 与 材 料 转 移 协 议、亲 本、来 源、用

途、可用种子数及申请步骤等在内的诸多信息。

美国牧草种质资源保存利用工作主要集中在农艺

性状及抗逆评价鉴定、优异基因挖掘和种质资源创新

和利用。牧草保存中心每年对资源进行１４种病害、６
种虫害、３２个 农 艺 性 状 以 及５个 抗 逆 性 状 的 综 合 评

价；利用现代ＳＳＲ／ＡＦＬＰ等各种方法完成了上千份材

料的分子标记及遗传多样性评价工作；完成了一年生

和多年生苜蓿核心种质的评价建立工作，完成了豆科

牧草模式植物———蒺藜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ｌａ）的
全基因组测序工作［２］。此外，美国科学家总结了包括

苜蓿属等牧草的亲缘关系和遗传多样性，明确了建立

由营养品质、抗性等目标性状构成的全球豆科作物种

质资源网络，构建“基因数字银行”将是未来牧草种质

资源工作的重要内容［３］。

我国在种质资 源 保 存 设 施 建 设 方 面，已 建 立 了１
个中心库，２个备份库，１７个资源圃，组成了国家级草

种质资源保存利用体系［４］。中心库是位于北京的全国

畜牧总站牧草种质资源保存利用中心。备份库是中国

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的温带草种质备份库和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热带草种质

备份库，分别 可 容 纳３万 份 和５万 份 种 质 资 源 材 料。

早前开展的牧草资源调查工作表明，被子植物中可被

家畜饲用的野生牧草有１７７科１　３９１属６　２６２种。其

中，优等牧草２９５种，良 等 牧 草８７０种［５］。目 前，我 国

已保存草种质材料２．８万份［６］，数量可观，但是鉴于我

国草地类型多样，主要及珍稀草种的全面评价不足，难
以满足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需求，未来的牧草种质资

源研究工作仍具有广阔空间。

新中国成立至今，科研人员在“９７３”、国家科技基

础专项、农业部行业等项目的支持下，陆续开展了牧草

品种评价工作，成果颇丰。以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

为主的多单位合作为例，累计完成１．２万份牧草种质

资源整合，５　０００余 份 种 质 的 繁 殖 更 新 及 数 据 补 充 采

集，１１０套 牧 草 种 质 资 源 鉴 定、评 价 规 范 的 研 究 制

定［７］。在牧草的遗传多样性方面，我国科研人员从形

态学到分子 水 平 对 多 种 牧 草 进 行 了 检 测 和 评 价［８－１０］。

例如，对箭筈豌豆（Ｖｉｃｉａ　ｓａｔｉｖａ）种质资源的复叶表型

多样性研究认为，复叶大小、小叶表面形状、小叶着生

方式等 形 态 特 征 是 其 复 叶 表 型 性 状 构 成 的 主 导 因

子［１１］；采用ＳＳＲ分 子 标 记 技 术 可 以 对 牧 草 种 质 资 源

的遗传多样性进行深入研究［１２］。

在牧草种质的网络资源中，中国作物种质资源网

中 牧 草 种 质 资 源 有１　６５３份，豆 科 和 禾 本 科 占 据

９８．７％，国外来源种质材料接近１　６００份；中国农科院

草原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牧草种质资源信息网中牧草种

质资 源 记 录 数 据 为９　８８９份，分 属５０科２７３属６５８
种。虽然中美两 国 都 建 立 起 了 种 质 网 络 资 源（表１），

但是我们网 站 对 用 户 需 求 的 解 决 程 度 较 ＧＲＩＮ还 要

差很多。可见，我国收集保存的种质材料较少，遗传面

太窄，不能为育种家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１３］。

１．２　我国牧草品种数量严重不足

全国草品种审定委员会每年更新审定通过的牧草

新品种，截止到２０１４年，共有４７５个新品种通过审定。

其中，育 成 品 种 为１７７个，比 例 较 低。新 品 种 生 产 能

力、抗逆性与国外品种相比并不突出，部分品种出现了

重度退化，品种性能显著降低，品种的质量急需进一步

提高［１４］。美 国 每 年 进 行 生 产 的 牧 草 品 种 豆 科 约 为

４　０００种、禾本科约为１　５００种［１５］，以 美 国 和 欧 洲 国 家

为主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２０１３年７月，其成员

国互认的登记牧草品种达到５　０００多个［２］。由于社会

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牧草需求量急剧增长，在国内

供 低 于 求 情 况 下，干 草 和 草 种 进 口 量 将 继 续 保 持 高

位［１６］。近１０年的种子平均进口量为１．８×１０４　ｔ，出口

量仅为４．７×１０３　ｔ，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１７］。

因此，牧草品种数量上的明显不足是导致中国在

牧草相关贸 易 的 市 场 竞 争 中 处 于 不 利 地 位 的 主 要 原

因。牧草品种数量的缺乏除了技术和投入等方面的不

足以外，育 种 目 标 的 单 一 和 模 糊 也 是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４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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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美牧草种质资源对比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ｏｒａｇ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ＵＳＡ

项目Ｉｔｅｍ　　 美国ＵＳＡ　　 中国Ｃｈｉｎａ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种质数量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ａｍｏｕｎｔ
＞３万份

＞３０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２．８万份

２８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２，６］

种质资源评价指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４种病害、６种虫害、３２个农艺性

状以及５个抗逆性状

１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６ｐｅｓｔｓ，３２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５ｓｔｒｅｓｓ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农艺性状、生物学及细胞学特性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ｙｔ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２－３，１３－１４］

牧草全基因组测序

Ｆｏｒａｇｅ　ｗｈｏｌｅ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蒺藜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ｌａ
暂无

Ｎｏｎｅ
［２］

网络资源信息量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３万份

＞３０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１．２万份

＜１２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２］

美国的育种 目 标 分 化 较 为 细 致，会 根 据 生 产 需 要 不

断调整，进而很快 应 用 到 生 产 中。例 如，对 抗 根 结 线

虫（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ｓｐｐ．）的 红 三 叶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ｐｒａｔ－
ｅｎｓ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种 质 资 源 评 价 及 品 种 选 育 工

作，并对不 同 品 种 做 出 抗 性 等 级 分 类，使 其 快 速、高

效地得到应用［１８－２０］。但 我 国 还 是 基 本 以 提 高 产 量 为

主要目标，忽视生产 中 的 需 求，多 数 品 种 难 以 转 化 和

推广应用。未来牧草 育 种 关 注 的 性 状 及 其 相 关 的 遗

传变异特征应该包 括 产 量、牧 草 质 量、与 其 它 种 或 品

种的竞争与互作、非生 物 胁 迫（目 前 及 未 来 的 预 测 胁

迫、干旱、低 温 胁 迫、盐 胁 迫、酸 土 胁 迫、低 磷 胁 迫）、

生物胁迫、适应 性、耐 牧 性 和 种 子 产 量 等［２１－２２］。明 确

具体细致的 育 种 目 标，尽 快 培 育 出 适 合 我 国 发 展 的

不同牧草品种是当务之急。

２　中美牧草育种方法的现状与异同

２．１　牧草常规育种方法

在常规牧草育种方面，中美两国的牧草育种家通

过选择合适的亲本进行杂交，在后代中通过单株选择、

混合选择、集团选择或轮回选择等多种选择技术，培育

出目标性状超过双亲的牧草新品种。杂交育成品种在

国内牧草审定品种中比例较大，主要包括种内杂交和

种间 杂 交。种 内 杂 交 研 究 多 集 中 在 羊 草（Ｌｅｙｍ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和紫花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２３］。种间杂

交多为紫花苜蓿、披碱草（Ｅｌｙｍｕｓ　ｄａｈｕｒｉｃｕｓ）、黑麦草

（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和冰草（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ｍ）等牧

草［２４－２７］。目前我 国 通 过 传 统 育 种 结 合 其 它 方 法 形 成

的紫花苜蓿品种有吉林农业科学院培育的公农号，甘

肃农业大学的甘农号，内蒙农业大学的草原号，新疆农

业大学的新牧号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

所的中苜系列等。禾本科方面主要有南农１号羊茅黑

麦草（Ｌ．Ｐｅｒｅｎｎｅ×Ｆ．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蒙 农 杂 种 冰 草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ｍ×Ａ．ｄｅｓｅｒｔｏｒｕｍ）等。

美国非常重视牧草种质资源的收集、育种及相关

研究工作［２８－２９］。在牧草杂交育种方面开展研究较早，

早在１９４４年 就 有 探 讨 杂 交 紫 花 苜 蓿 诸 多 优 势 的 文

献［３０］，研究成果 多 集 中 在 提 高 牧 草 产 量 和 质 量［３１－３３］。

此外，体外消化率、中性和酸性洗涤纤维、粗蛋白等指

标 与 杂 交 苜 蓿 品 质 的 关 系，休 眠 对 新 品 种 培 育 的 影

响［３４］，苜蓿杂交种产生不同的秋眠效应与中亲优势的

关系等内容均是研究的热点［３５］。耐盐牧草方面，北美

海蓬子（Ｓａｌｉｃｏｒｎｉａ　ｂｉｇｅｌｏｖｉｉ）种质资源具有足够的遗

传 多 样 性，通 过 选 择 育 种 可 以 完 成 作 物 改 良 的 计

划［３６］。此外，以 转 基 因 为 主 的 育 种 方 法 存 在 诸 多 争

议，常规牧草育种技术在未来仍将保持重要地位。需

要注意的问题是，我国育成的草品种多为传统育种方

法育成，存在耗时长，效率低，品种更新换代周期长的

劣势，很多品种已经使用数十年，如公农一、二号苜蓿

品种已有近５０年的历史［１４］。无论品种数量和质量均

不能满足我 国 多 种 多 样 的 地 理 气 候 和 经 济 区 域 的 需

求。

２．２　牧草航天诱变育种方法

航天诱变育种技术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农业高科

技育种新领域［３７］。目标种子经航天器搭载，在太空辐

射、微重力、高真空、弱地磁等特殊环境因素作用下诱

发突变后，在地面进行种植选育并育成新品种［３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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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蔬菜

领域［３９］，牧草研究较少。我国的牧草航天育种试验于

１９９２年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搭载紫花苜蓿和 无

芒雀麦（Ｂｒｏｍｕｓ　ｉｎｅｒｍｉｓ）率先开始，２０１４年航苜１号

紫花苜蓿问世，多 叶 率 高 达４１．５％、产 草 量 高 和 营 养

含量高是其 基 本 特 性［４０］。航 天 诱 变 比 传 统 育 种 方 法

速度快，相对于转基因育种价廉、难度低［４１］，随着航天

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成本的进一步降低，相信会有越

来越多的牧草新品种产生。

２．３　牧草生物技术育种方法

在生物技术辅助育种方面，中国农科院畜牧所采

用随机扩增多态性ＤＮＡ标记（ＲＡＰＤ）辅助对耐盐苜

蓿的选择，北京农业生物技术将分子标记技术用于多

枝赖草（Ｌｅｙｍｕｓ　ｍｕｌｔｉｃａｕｌｉｓ）的抗黄萎病基因定位等。

牧草基因组学及转基因在以黑麦草属为代表的禾本科

牧草及以三叶草和紫花苜蓿为代表的豆科牧草中也已

有较多研究［４２］。此外，刘鹏等［４３］对来自２２个国家的

４３份野豌豆属 牧 草 根 尖 细 胞 的 有 丝 分 裂 中 期 染 色 体

进行了核型分析，结果表明，染色体数目和核型分类分

别有５种和６种，并从进化角度分析了该属种质的核

型变化。燕丽 萍 等［４４］首 次 培 育 出 具 有 耐 盐 碱 能 力 的

转基因苜蓿。但是，我国至今并没有转基因牧草品种

商品化推广。

紫花苜蓿较其它植物的诸多优势［４５－４６］使其成为美

国最主要的作物之一，在北美、南美和一些欧洲地区，

其种 植 面 积 共 约 为３×１０７　ｈｍ２［４７］。统 计 资 料 表 明，

２０１１年，美国苜蓿干草产值超过１０亿美元［４８］。因此，

苜蓿育种投入较其它牧草高很多，成果也多，每年育成

品种多达几 百 个［４９］。而 我 国，截 至 目 前，草 品 种 审 定

委员会已审定 登 记 苜 蓿 属 草 品 种 只 有７９个，２０１４年

新增“中 苜５号”育 成 品 种 一 例，其 中 引 进 品 种１８
个［５０］。美国国 际 苜 蓿 遗 传 公 司 等 单 位 合 作 将Ｅｐｓｐｓ
基因 转 入 苜 蓿，育 成 抗 Ｒｏｕｎｄｕｐ除 草 剂 的 苜 蓿 新 品

种，已在２００４年 开 始 推 广 应 用［５１］。通 过 改 造 紫 花 苜

蓿的基因来改变其木质素组成或者降低木质素，进而

提高牧草的消化率的育种研究已经开展多年［５２－５３］，并

被看好作为饲喂和能源两用型作物［５４］，近期相关品种

已经通过安全性测试，准备投向市场。

此外，Ｐｒｉｃｅ等［５５］完成了高草草原、威斯康星州和

美国东北 大 须 芒 草（Ａｎｄｒｏｐｏｇｏｎ　ｇｅｒａｒｄｉｉ）的 遗 传 多

样性评价，丰富了育种需要的特有基因。Ｇｏｌｄｍａｎ［５６］

利用流 式 细 胞 仪 对 德 克 萨 斯 早 熟 禾（Ｐｏａ　ａｒａｃｈｎｉｆ－
ｅｒａ）的ＤＮＡ含 量 范 围 进 行 了 测 定，为 牧 草 育 种 和 定

量亲本的基因水平提供了依据。Ｓａｈａ等［５７］研究了高

羊茅（Ｆｅｓｔｕｃａ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ＳＳＲ标记的发展，并证 明

了多种牧草ＳＳＲｓ的高度多态性以及它们在遗传连锁

图谱研究中的作用。Ｘｉｅ等［５８］评 价 了 北 美５２份 鸭 茅

（Ｄａｃｔｙｌｉｓ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ａ）的遗传多样性，认为鸭茅品种内

部会出现大量的遗传变异，但品种之间的遗传分化不

多；Ｒｏｂｉｎｓ等［５９］则从牧草产量、品质种子 特 性 等 方 面

对９种鸭茅种质的遗传变异进行了评价，认为存在的

这些遗传变异可以满足相关育种项目的需求。在生物

质能源方面，多年生黑麦草和柳枝稷（Ｐａｎｉｃｕｍ　ｖｉｒｇａ－
ｔｕｍ）的杂交育种也进展迅速［６０］。总之，美国的牧草生

物技术育种从研究的深度、广度及细致程度等方面要

强于我国育种的现状，这些方面也将是我们未来继续

努力的方向。

３　中美牧草育种体系的差异

３．１　关于研究主体

科研院所与大专院校是我国牧草新品种选育主要

阵地，较为单一（表２），主要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

研究所和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甘肃

农业大学等。美国牧草育种除科研单位以外，企业和

基金会均在参与牧草育种工作。美国两家主要的牧草

育种公司 是 国 际 牧 草 遗 传 公 司（Ｆｏｒａｇ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和杜 邦 先 锋（Ｄｕｐｏｎｔ　Ｐｉｏｎｅｅｒ）。此 外，创

立于１９４５年，非营利的诺贝基金会致力牧草研究，其

牧草育种技术在国际处于领先地位，为优良牧草品种

的开发和大 面 积 推 广 做 出 了 重 大 贡 献［６１］。随 着 社 会

经济的发展，众多与草业相关的企业已经在中国不断

发展壮大，它们将是对牧草育种研究主体的有效补充。

３．２　关于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

新品种保护是育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

仅保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也维护了育种家的

劳动成果和积极性。我国存在一些涉及植物新品种保

护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但不够全面具体，且缺少专

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属于

行政法规，对新品种的保护强度明显不足。主要问题

是保护范围小，期限短，数量少，品种权审查体系不完

善。截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底，申 请 牧 草 新 品 种 保 护 不 足

３９个品种［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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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美牧草品种培育对比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ｏ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ＵＳＡ

项目Ｉｔｅｍ 美国ＵＳＡ　　 中国Ｃｈｉｎａ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品种数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ｎｕｍｂｅｒ
＞５　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４－１５］

品种更新周期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ｕｐｄａｔｅ　ｃｙｃｌｅ
１年

１ｙｅａｒ
＞１０年

＞１０ｙｅａｒｓ
［１４，４９］

转基因品种商品化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抗Ｒｏｕｎｄｕｐ除草剂苜蓿

Ｒｏｕｎｄｕｐ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ａｌｆａｌｆａ

暂无Ｎｏｎｅ ［５１］

研究主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科研院所、大学、企业和基金会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

科研院所和大学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１，６７－６９］

　　美国早在１９３０年就创 立 了《植 物 专 利 法》，１９８３
年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ＵＰＯＶ），使育 种

者权益在其它国 家 也 得 到 保 护。美 国 植 物 新 品 种 保

护主要是通过《植物专 利 法》保 护 无 性 繁 殖 的 新 品 种

和通过《植物新品种保 护 法》保 护 有 性 繁 殖 和 其 它 植

物的新品种［６３］。实 行 植 物 专 利、实 用 专 利 与 品 种 权

三种方式相结合的 立 法 模 式，保 护 方 式 灵 活、保 护 对

象全面［６４］。在完 备 的 植 物 新 品 种 保 护 制 度 的 保 障

下，申请人自由选择 申 请 实 用 专 利、植 物 专 利 和 品 种

权保护［６５］。在新 品 种 保 护 审 查 中，美 国 通 过 书 面 材

料进行 实 质 审 查。一 般 不 进 行 田 间 考 察，不 对 特 异

性、一致 性 和 稳 定 性 测 试。审 查 员 通 过 建 立 的 性 状

审查数据库，检索并 收 集 有 关 品 种 描 述 的 相 关 信 息，

与数据库数据 比 较 确 定 特 异 性［６６］，这 种 模 式 加 快 了

品种审查的 工 作 效 率，值 得 我 国 在 牧 草 品 种 选 育 和

保护工作中借鉴。

３．３　关于产、学、研、推

牧草育种工作不仅应该包括产、学、研，同样应当

包括推广应用。美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由联邦农

技推广局、各州农业技术推广站、县推广办公室和农学

院四个层次组成立体结构体系。其中，农业院校中农

业教育、农业科研、农业推广各自对应的主要执行机构

是农学院、附属农业试验站及附属农业推广站。这些

单位的交叉 互 作 是 美 国 农 业 取 得 巨 大 成 就 的 重 要 原

因。此外，美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素质较高，他们主

动将专业语言变成农牧民易于接受的通俗语言，不仅

得到农牧民的认可，也利于工作开展。因此，美国的政

府部门、科研机构、推广机构、合作社等产学研推的相

关主体密切合作，形成高效的产业技术体系，牧草技术

研发和推广工作卓有成效［６１，６７－６９］。

我国牧区技术推广力量薄弱，主要以政府为主导，

模式多为自上而下的动员和传播，少数技术人员服务

众多农牧民，缺乏由下而上的问题解决模式，考虑基层

实际需求的反馈模式并未形成［７０］，结果导致相关技术

及新品种进不了基层和农户，基层的实际需求也得不

到传达和解决。我国关于牧草新品种相关的推广工作

很少，这也是 牧 草 产 业 落 后 于 其 它 产 业 的 因 素 之 一。

因此，应当借鉴美国此方面的优势，加强交流合作，使

我国牧草育种甚至整个草产业的相关技术能够有力地

推动下去，促进草业整个链条的完善与发展。

４　结语

美国在牧草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及利用上做了

大量工作，成 效 显 著；中 美 两 国 在 新 品 种 选 育 方 法 方

面，常规育种方法仍然占据主要位置，但结合新技术是

未来提速牧草育种的主要趋势；美国牧草育种研究推

广主体和品种保护体系相对完善，品种数量显著多于

中国，更新速度快，市场竞争优势明显。中国牧草种质

资源丰富，现代科学技术为牧草育种提供了新的途径，

潜力巨大。我 国 牧 草 育 种 工 作 应 当 加 速 完 善 自 身 不

足，坚持改革开放的步伐，积极吸取牧草育种先进国家

的经验，最终促进牧草育种工作的稳步推进，为农牧业

生产提供坚强后盾。建议对我国牧草种质资源加强保

护。例如，建立牧草种质资源保护区，成立牧草种质资

源管理局等单位，切实加强国内牧草种质资源的保护

和应用；加强牧草种质资源不同功能的开发利用，例如

药用、园林等。避免只追求牧草产量，充分利用牧草遗

传多样性服务于民；完善我国牧草育种的体系，促进产

７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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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推共同发展；加强学界国际间的交流，紧跟国际牧 草育种研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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